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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文傑   
大涵學乙設計工程有限公司設計顧問

邱文傑建築師談建築設計教育

Q1 :  概述您進入業界前，所受的建築設計教育〈包含台灣、

美國〉？而什麼樣的事件或人物造就了您的建築特質？

我們那個時候台灣就六個建築學校，老六校那個年代的淡江建

築系不像東海跟成大被認為是比較菁英的，淡江反而是非常自由且

多元的，所以什麼樣的人、什麼樣的設計老師都有，任何的設計都

有可能在那邊發生。我覺得自由對於後來的人格養成倒不是一件壞

事，可以讓你的彈性變比較大，也比較容易與人相處，其實在業界

跟人生中，與人相處是很重要的。儘管它不見得直接跟建築教育有

關。

而在大學的教育中，大四參加國際競圖、大五的畢業設計與出

國留學等關鍵時刻對我後來的建築之路影響頗深。

我們那個年代剛好有幾個從國外唸書的老師回來，像是李俊仁

老師還有季鐵男老師。季老師在1987年左右擔任我們的助教，帶我

們參加日本新建築的比圖(JA Competition)，那時的題目是「A House 

for Year 2001」。為了做這份比圖，我們很用心地做研究；分析十

年來的得獎作品，策略性地看這些案子。這些研究的過程其實相對

是前衛的，因為這個比圖要求較概念的東西，更是鼓勵思考的，算

是紙上建築的比賽，讓你來預測2001年未來的房子應該要是什麼樣

子。沒有想到我們竟然能拿到第二名，這非常振奮人心。

這件事情對我來說影響很大，後來甚至因為有這個鼓勵，開始

有出國留學的想法。

我的建築特質在那之前還是很傳統的，一直到大四這個關鍵的

事件，讓我開始有點不一樣，好像和同學跳開了，在對建築的思考

也有所突破，甚至進而在畢業設計時更成熟地操作，似乎擁有一種

可以預測基地未來的能力，對環境有更敏銳的觀察。

而畢業設計像事務所一樣的氣氛也對未來執業有所影響，Rem 

Koolhaas說適當的世故是重要的，可以幫助你進到社會，幫你看見

真實。

訪談時間：2013/07/02

訪談地點：成功大學建築系

受 訪 人： 邱文傑建築師 

採 訪 人： 成功大學建築研究所

 田倧源、張宸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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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和現在的台灣建築教育相比，在制度上其

實是大同小異的，我認為最大的差別在老師。

哈佛的建築設計教育對我來說則是現代主義

的啟蒙期，像是一個極凍的過程；大學的時候對

於建築的觀念或形式還沒有成形，到哈佛念研究

所讓我一下子從後現代的台灣變成現代主義為主

的學習環境。在我們學校的設計教學非常強調紀

律的解構有一種自約或自律，對於畫出來的每一

條線、操作的每個動作都得透過理性的思考判斷

來做決定，如此大的差異甚至讓我在第一學期不

知道怎麼做設計。

台灣與美國在對建築平面及空間的觀念其實

是一樣的，最主要的差異在於形式，最後要拉成

立體的東西的時候則是完全不同的。在哈佛也修

許多現代建築理論課程，做了許多案例分析，特

別用功去了解一、二十個現代建築的大師，研讀

他們做設計的方式。現代建築的養分注入到血液

裡面，逐漸形成建築的信仰，甚至定義什麼是建

築。那段時間我就是在這種氛圍中成長，像是有

一類現代建築的種子，在我身體裡漸漸茁壯。

我就在現代建築的思潮裏面漂流著，在哈

佛的學習有時也變成在地化過程的阻力，現在的

我想要將這種限制慢慢地丟棄，開始去尋找現代

性與在地性之間的平衡點，對我而言現在如何將

這兩件事情中和是最重要的。我認為現代性已走

到死胡同了，好像都被做完了，想在台灣做很真

實、很在地的風土建築，和台灣的人文環境緊密

相關。我仍不甘寂寞地，想為台灣的某種東西發

聲，而那個東西如何與現代主義合流，那是我的

挑戰。如何將自己身邊的事情，可能是很微妙很

微小的事情，做出一個具有世界觀的、具有現代

建築美學的東西，蓋出來的房子要看起來還是當

代的、現代的，不是以前看的到的，但做法與材

料也許很簡單，是植根於在地的，吸收在地的養

分而成長的。

Q2 :  談談您執業生涯中的關鍵案子，或是重

要的成長里程碑？

我在台灣早期的幾個案子中，包含新竹之

心、921地震博物館、福興穀倉及C Pavilion，其

中最關鍵的是新竹之心，而之所以關鍵是在於它

是我第一個公共工程案，算是一個建築人進入社

會的試金石。你想了一大堆，唸書唸了一大堆，

還出國留學，可以透過第一個案子來實踐，跟社

會碰撞來證明你到底是什麼咖，你到底在幹嘛，

到底可以不可以。新竹之心也像是我的敲門磚，

建築師跟社會互動的敲門磚。而最後證明是正面

的，也讓我真的進入到執業界。新竹之心另一個

重要的意義在於我在哈佛念的是都市設計，所以

新竹之心很多想法是很都市的；我在市中心區做

了一個地下廣場，然後再串連到整個都市，雖然

規模不大，但卻有這樣的魅力。

第二個重要的案子是921地震博物館，幾乎代

表了我對現代建築的禮讚。應該是說這個案子準

備對現代主義說再見，把建築推演到跟地景、現

代主義結合，是一個純粹在傳達理念的案子，也

算是和土地密切相關，偏向藝術性的設計操作，

乾淨且理性地結合人文地景與斷層線來形塑出一

個雕塑品。這個案子的完成好像給了我的教育一

個交代。到了福興穀倉就可以看出我開始強調在

地的想法，開始想要打破理性。

在我的腦袋中一直有兩條平行的線：理性與

感性。就像我共用的雙手，它們是一直在打架、

互相衝突的。有些人做設計(像是黃聲遠及呂理煌)

是比較感性的，他們先把自己的情感丟出去，然

後再透過結構等實際的限制來收斂；我的做設計

方法則一直深受美國教育的影響，非常理性的切

入，到現在也是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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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 :  事務所作為另一種教育場所，您如何經

營自己的事務所、帶領團隊執行設計操

作？

我很想把事務所當作教育的場所，我有一個

小夢想，明年事務所會搬到外雙溪的堤防邊，一

樓有個小工廠、二樓是公司、三樓是會議室，可

以遠眺溪邊。小工廠裡面專門做模型、材料的研

究與實驗，想把近幾年在嘗試的輕鋼架、圓管、L

型鋼做得更成熟，有一天要用這些蓋房子，而且

是很當代的房子。雖然這些案子都很小（指成大

建築系的大廳吧台設計與設計學院入口等案），

對我來說是用心的實驗，同時也在自我檢討。我

希望真的有天能做到屬於在地、又有世界觀的建

築，這是我自己下一階段要努力的地方。

我覺得理想的事務所要像studio、像學校一

樣。不過在業界有其實踐的困難，不容易達到像

學校這樣的環境。

印度孟買近郊的STUDIO MUMBAI註1目前是

我的模範模型。這個團隊的組成有：建築師、藝

術家、工人、結構技師、色彩專家、木工、水電

工等等，是一整套生產線，也是一個工廠。他們

不只做設計，也蓋很多精緻的木構旅館，今年也

代表印度參加威尼斯雙年展。

這種公司的型態我非常喜歡，這是一支國

際部隊：有巴黎來的色彩專家和你討論設計，有

最在地的木工和你討論榫接等等，而建築師就像

指揮家一樣，把大家串起來，一棟房子也就蓋好

了，我覺得這是很有意思的。

這種事務所型態也算是當代的趨勢。一種資

本主義過度到社會主義中間的那段。說穿了我覺

得這兩種主義都太極端了，我在找一個中間的夢

土，大概就像孟買STUDIO，可以是很菁英的，同

時也非常在地。這樣的團隊是多元、多樣的，交

流的強度是很驚人的，也有很好的工作氛圍，我

希望我的公司可以往這個方向去努力。

Q4 :  同時執業以及參與學校教育，有何影響

或效應？

同時執業與參與學校教育是一種教學相長。

開始執業後很容易一直磨練某個東西，很多成名

的建築師也是這樣，越來越純熟卻容易忘了外面

的世界，只是把自己的那套東西弄得越來越熟。

但事實上這種眼界是很危險的。我覺得在教育界

的好處是可以接觸到不同的聲音，國外回來的老

師帶來世界觀、最新的思潮，這些是業界是沒

有的，甚至看不起的，但是事實上這些一點都不

無聊，是時代要過渡的現象。不論到什麼學校評

圖，會發現對於建築有一些共同的價值，哪些是

好的、哪些是壞的、哪些是有趣的、哪些是亂搞

的，雖然很難說清楚，但是是存在的。在這樣的

評圖中，和老師、學生的互動，對我來說是滿棒

的，讓執業建築師不會變得太匠氣、僵硬，也能

比較清醒地看到各種可能性。

Q5 :  對於現今的建築設計教育有何看法？理

想中的狀態會是什麼？

我覺得設計、理論、實作要拉得更近，要

能在很多層面實現。現在也有畢業設計作一比一

的，或是模型做大一點，把平面、立面、剖面準

確畫好，就是接近實作了。

近年評畢業設計，各個學校好像都很封閉、

內聚型。交流不多，自己走自己的路。有時候我

會希望這些學校跨校交流，這樣會更健康一點。

現在的建築教育有點各自為政，也各有各的特

色，但是少交流、交叉也就少多元性，所以依我

來看，每個學校都變得好安靜。

我覺得理想中的狀態，工作和學習應該要

很接近、沒有界限。理想中的案例就是STUDIO 

MUMBAI。STUDIO MUMBAI位於孟買近郊一

個小村莊，蓋了四、五棟類似台灣的鐵皮屋，都

是開放的，一群人在那邊工作，四周都是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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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個小聚落，就在那樣的環境中，做出很精美的

木構架或是輕鋼架房子，工作模式雖然是很菁英

的，但是環境卻非常在地。

和同領域的一起做事是加法，跨界則是乘

法，跨領域的人共同創作，如果做的很好，那是

很有力量的，影響力會交叉，不會只是在單一領

域而已。至於台灣的建築教育界會不會太狹隘，

我有部份同意，不過我覺得這也是非戰之罪，因

為建築門檻蠻高的，像是結構力學、消防、漏

水、物理環境、燈光、美學等等，每個專業都是

一輩子的職業，不像是fine art，用壓克立顏料、

油彩來畫畫，就可以達到很驚人的狀態，它的技

術面的牽制因素不高、經費也不高，音樂也是類

似。所以才說建築師五十才開始，有太多因素是

你要一輩子去學習的，無可厚非。當你最基本的

東西都沒有掌握的時候，你急著跨界，就會是個

災難。所以我認為建築比較辛苦的是在這裡，尤

其是把建築當藝術的，那注定是辛苦的。

不過我仍認為跨界是重要的，誰能夠濃縮那

個時間，誰就厲害。建築專業的訓練其實是需要

花較長的時間的，所以說建築教育窄，其實有它

的必要性。建築是幫助別人，不是蓋了來成就自

己，建築師是和社會息息相關的，不能獨立存在

的。所以跨界，當然重要，就是要和別人和在一

起。

下期預告

建築改革
台灣的建築界從啟蒙至今，約已歷經了七八十年的光景。期間在許多業界及

學界的前輩及團體的努力耕耘下，逐漸建立了目前正在運作的各種建築體制。然

而由於內外在建築環境的演變，以及社會大眾對於建築界的期待日趨重要，而此

正也突顯出了現今的建築體制似乎存在著諸多問題之窘境，致使誘發了更多建築

人的關心，並共同尋求改善之道。

當然，這種現象不僅僅在台灣，其他國家也同樣地歷經了對於自身建築體制

的各類改革運動。日本「建築計畫學」的創始人之一，同時也曾積極參與過日本

近代建築運動的學者－－京都大學建築系教授西山卯三（1911∼1994）曾指出

「所謂的『建築運動』就是『建築體制的民主化』之事」，在此過程中必須先找

出體制的矛盾，進而透過群體的力量，面對體制加以改變。日本約從1920年代開

始，就不斷地出現各類衝撞體制的建築運動，一直延續至今。

「建築改革」是進行式，也是深具探討價值的重要文本。而目前台灣的建

築體制中所存在的問題極多，但如以議題區分，大致可區分成「建築專業與實

務」、「建築教育與學術」及「建築文化與社會」等範疇。下期專刊預計邀請業

界及學界的相關人士，針對「建築改革」不同範疇中的議題，進行剖析並加以論

述，期望作為尋求共識及改善相關建築體制之參考。

曾光宗 
中原大學建築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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